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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置换中的女性成长 

———析亨利·汉德
$

·理查森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幸福的澳大利亚》

李玲玲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

［摘　要］澳洲著名女作家亨利·汉德
$

·理查森的经典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幸福的澳大利亚》从后现代空间理论的角度叙

述了女主人公玛丽·麦昂尼的成长过程。玛丽·麦昂尼自我意识觉醒与她生活空间的拓展密不可分。她的每一次生活空

间的变化扩展都对应着她自我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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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女作家亨利·汉德尔·理查森（Ｈｅｎｒｙ

Ｈａｎｄｅ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８７０－１９４６），以罕见的勤奋与

极其严谨的态度用了近２０年的时间完成了长篇小

说三部曲《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ＴｈｅＦｏｒｔｕｎｅｓ

ｏ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ａｈｏｎｅｙ，１９３０）的创作。该三部曲由《幸

福的澳大利亚》（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Ｆｅｌｉｘ，１９１７）、《归途》（Ｔｈｅ

ＷａｙＨｏｍｅ，１９２５）和《最后的归宿》（ＵｌｔｉｍａＴｈｕｌｅ，

１９２９）组成，为理查森赢得了１９３２年的诺贝尔文学

奖提名，使其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

作家，同时也掀起了对理查森其人其作品的研究热

潮。国外学者 ＮｅｔｔｉｅＰａｌｍｅｒ，ＥｄｎａＰｕｒｄｉｅ，ＯｌｇａＭ．

Ｒｏｎｃｏｒｏｎｉ，ＶｉｎｃｅｎｔＢｕｃｋｌｅｙ，ＤｏｒｏｔｈｙＧｒｅｅｎ，Ａｘｅｌ

Ｃｌａｒｋ等分别出版专著探讨理查森的生平，创作背

景，也包括了对其作品的简单介绍。这些专著对三

部曲的论述集中在作品的写作手法、叙述模式以及

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体现的作者处世哲学等方面。

国内相关研究论文均是从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切入，

挖掘其性格缺陷和流散身份造成的困境。值得注

意的是，国内外对理查森的三部曲的研究多以男主

人公理查德·麦昂尼为中心。ＬｅｏｎｉｅＫｒａｍｅｒ在介

绍三部曲时，甚至说道：“《理查德·麦昂尼的命

运》是他的故事，主题是他的命运”［１］１至于理查德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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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玲：空间置换中的女性成长———析亨利·汉德
!

·理查森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幸福的澳大利亚》

·麦昂尼的妻子玛丽·麦昂尼，目前的研究相当匮

乏。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巴塞罗纳大学的 Ｊ·Ａ·

Ｈｕｒｔｌｅｙ发表的“ＴｈｅＦｏｒｔｕｎｅｓｏｆＰｏｌｌｙＭａｈｏｎｙ—Ｈｅｎ

ｒｙＨａｎｄｅ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ｓＷｏｍａｎｉｎａＭａｎ’ｓＷｏｒｌｄ”。

该论文探讨了三部曲所反映出的不平等的两性关

系，指出理查森渴望建立男女平等的新的社会秩

序。［２］玛丽·麦昂尼并不是一个平面的陪衬人物。

整个三部曲见证了她从一个腼腆胆怯，需要保护的

少女成长为独立勇敢，能支撑整个家庭的新女性。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ＣｅｃｉｌｉａＰｒａｔｔ在她的博士论文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ｓｏｆＨｅｎｒｙ

Ｈａｎｄｅ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中提到：“如果非要说《理查德

·麦昂尼的命运》三部曲中存在一位能成功适应环

境，生存下来的英雄的话，那一定是玛丽·麦昂尼

而不是理查德·麦昂尼。”［３］此外，学者对作家的生

平研究发现理查森和妹妹艾达都对女权主义和妇

女权利运动抱有很高的热情。［４］女性意识的觉醒亦

是理查森作品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５］由此可

见，如此关注女性的作家在她的扛鼎之作中所塑造

的女主人公不可能只是一个陪衬人物。因而，三部

曲中的女主人公玛丽·麦昂尼尤其值得研究。

细读文本，笔者发现玛丽·麦昂尼的成长变化

和迁移有很大的联系。而迁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

不同空间的置换过程。以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幸福

的澳大利亚》为例，玛丽的生活空间的三次变化，对

应着她自我意识逐步完善，成长为一个独立个体的

过程。婚后被囿于卧室厨房的玛丽努力扮演着“家

中天使”的角色，对丈夫唯命是从。流产之后的墨

尔本之行开拓了玛丽的生活空间，为她的自我意识

的觉醒提供了契机。重回丈夫身边后，玛丽主动参

与到丈夫的事业中，并扩大自己的社交范围，在这

个过程中她的自我意识也随之增强。小说的最后，

拥有独立房间的玛丽亦具备了完整的自我意识，敢

于向丈夫的不公平待遇提出抗议。由此，笔者认为

可以借用后现代空间理论分析玛丽·麦昂尼的成

长过程。

　　一　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

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早已有之，英语中“公共

的”（ｐｕｂｌｉｃ）一词来自希腊语的“ｐｏｌｉｓ”，指的是“十

八世纪时期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公共

领域，该领域是属于一切人的，所有人都有权进入

这里并发表自由言论、批评或讨论政府和社会。”［６］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讨论公共事物的地方。

与公共领域相对的私人领域则指每个人的家

庭，即维持生存的地方。家庭是用来支持那个更高

层次的公共领域的，而支撑家庭的则是女人和奴

隶，家庭中的行事原则则是男人对女人及奴隶的权

利和暴力。［７］“对家庭生活必需品的掌控是获得自

由进入公共领域的条件，于是男人就有正当理由在

该领域中使用权利和暴力，因为它们是获得这些必

需品的唯一途径。”［８］

“１８世纪以降，英国社会结构随着工场手工业

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推进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

个显著的改变就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工作／家

庭）的分离。男子完全成为社会事务和公共领域的

主宰，女子则日渐退缩到家庭的私人领域中。这种

分离到维多利亚中期表现得尤其突出，出现了一批

塑造和强化性别区分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除了丁尼生（ＡｌｆｒｅｄＴｅｎｙｓｏｎ）的《公主》（ＴｈｅＰｒｉｎ

ｃｅｓｓ）组诗，还有诗人帕特默（ＣｏｖｅｎｔｒｙＰａｔｍｏｒｅ）的长

诗《家庭天使》（ＴｈｅＡｎｇｅｌｉ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ｅ）和罗斯金的

《皇后的花园》（ＯｆＱｕｅｅｎ’ｓＧａｒｄｅｎ’ｓ）。”［９］

　　二　囿于私人领域，毫无自我意识

《幸福的澳大利亚》的背景是 １９世纪中叶的

“淘金热”。据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所述，１６岁的玛

丽完全是应兄长约翰的要求辍学来到澳大利亚帮

其打理家务。显然她所接受的教育来自维多利亚

时期的英国，被灌输的性别观念是“唯兄长之命是

从”。玛丽的丈夫理查德·麦昂尼亦是在英国接受

高等教育的医学专业毕业生。他抱着发财致富的

梦想加入到淘金的队伍中，以期挣得财富早日回到

英国，他始终认为英国才是他真正的家。如此，刚

刚移居到澳大利亚的玛丽和理查德奉行的一定是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男主外女主内”“公私分明”

的性别观念。“空间是性别的代码”，对于空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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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等充分展示出两性世界中的不平等关系，并

且“总的来说空间地理关系中总是男人占据主导”，

男人对空间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象征着男人对女人

的所有和支配权。［１０］法国女性主义先锋人物西蒙

·德·波伏娃（ＳｉｍｏｎｅｄｅＢｅａｕｖｏｉｒ）也认为，公与

私、文化与自然等范畴不是相互定义的，而是公定

义私，文化定义自然，男人定义女人，无论哪种情

况，私、自然、女人都是他者。［７］

玛丽与理查德·麦昂尼结婚后，理查德为了迎

接玛丽的到来对他原来的房间进行了改造，“他（理

查德）在卧室和杂货店中间装上了隔板”。［１１］７４这个

隔板隔开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清晰但不平等地

划定了男性和女性各自的领地。婚后的很长一段

时间玛丽的活动空间都被限制在卧室厨房等狭小

的私人领域。而丈夫理查德可以随意出入卧室厨

房和杂货店。理查德的杂货店是淘金地的男性们

商议讨论大事的地方，是象征权力权威的公共领

域。玛丽被禁止进入象征男性权威的公共领域，亦

不能参与杂货店内任何性质的谈话。淘金地发生

动乱事件，玛丽的一个弟弟内德和理查德的最好的

朋友普尔迪都被卷入其中。当无意中听到杂货店

的男人们在谈论动乱事件时，玛丽迫切地想要询问

亲人的安危。而丈夫注意到妻子的举动后，“拍了

拍她的手，示意她回到厨房做分内的事情。因为丈

夫的意愿在玛丽看来如同不可抗拒的命令，于是她

顺从地回到厨房，继续洗碗”。［１１］８５婚后，丈夫主宰

社会事务，占据公共领域，给妻子划定了卧室厨房

等私人领域，并禁止她逾越界限。而妻子玛丽起

初，对这种不合理的划分毫无怨言，绝对遵从。此

时的玛丽毫无自我意识：“她确信丈夫理查德做的

一切事情都是对的，丈夫看待事情的方式是唯一的

最正确的方式。”［１１］１０２所有事情以满足丈夫的意愿

为标准，丝毫不能违背。她的主要职责就是照顾好

丈夫的住行起居，为他营造一个舒适温暖的家。为

了每顿都能给丈夫做出可口的饭菜，她托姐姐买来

最好的烹饪书籍，一遍遍练习，无数次失败后，最后

终于赢得丈夫的认可。每次丈夫出门后，她都费尽

心思装扮房间，认真做家务，用心准备好晚餐后站

在门口迎接他回家。回顾六个月的婚姻生活，“玛

丽很高兴她已经完全搞清楚了丈夫的脾性，适应了

丈夫的各种生活习惯。”［１１］１０２婚后的玛丽就像一个

快乐的“家中天使 ”，蜷缩在被给定的狭小的私人

领域，生活完全以丈夫为中心，以丈夫的喜乐为自

己的喜乐，毫无自我意识。由此，玛丽对英国当时

父权制性别观念的顺从可见一斑。

　　三　涉足公共领域，自我意识初步觉醒

如果说亨利·汉德尔·理查森 止于塑造这样

一个毫无自我意识，效忠父权制的女性形象的话，

那么她的三部曲绝不会成为经典。这个形象的独

特之处在于，随着生活空间的拓展，人物内心的独

立空间不断开阔，自我意识逐步增强，最终在获得

独立生活空间的同时亦收获了完整的自我意识。

原本生活空间仅限于卧室厨房等狭小私人领

域的玛丽，经历了痛苦的流产后，得到了丈夫的允

许到墨尔本探望兄长约翰，顺便修养身体，调节心

情。在墨尔本，玛丽结识了约翰的很多朋友，并有

机会单独参加他们举办的一些社交聚会。因为当

时正处于丧妻之痛中的约翰无暇陪同玛丽，而相对

之前在巴拉腊特被限定的卧室厨房这一封闭狭小

的私人领域，墨尔本的社交聚会场合是开放的公共

领域。“开放的空间环境带来平等、狂欢的意

义。”［１０］夫权和兄权的暂时缺席也使玛丽有机会第

一次真正体验这种平等。她写给丈夫的信中洋溢

着对这种场合的享受和喜爱。在更广阔的新空间

里，玛丽走出痛苦，获得了新生的机会。从墨尔本

回到丈夫身边，她觉得自己“焕然一新，充满力量”，

“这次回归对她来说是件大事”。［１１］１４４因为这次生

活空间的拓展让她获得了成长，一定程度上激发了

她内心的自我意识，她开始寻求改变，迈出了追求

平等的第一步。

从墨尔本回来之后，玛丽开始发出自己的声

音，表达自己对事情的看法，甚至开始对丈夫的某

些做法和决定提出质疑。但是自我意识尚未完全

觉醒的玛丽在这个阶段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当

看到丈夫在《圣经》上随意做批注时，虔诚的玛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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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确信这种行为是罪恶的，不正确的。但是她鼓足

了勇气，对丈夫做出的质疑依旧是微弱的：“她先是

‘脸急的通红’然后‘握紧双手，鼓起勇气’，声音很

低的问到：‘理查德，你认为那…那样…是…是…对

的么？’”［１１］１４５当丈夫告诉她回英国的决定时，“她

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紧张的心砰砰跳：‘理查德，你

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你曾经有没有想过…想过重

新从事你以前的职业…我是说在这…重新在这开

始？等一下。让我说完，我…我…哦…理查德—’

不知道如何表达清楚她的想法，玛丽着急的紧紧扯

着桌布，希望自己不要愚蠢的哭出来才是。站起身

来，她轻轻跪在丈夫面前，手放在他的膝盖上：‘理

查德，我希望你可以…我多么希望你可以（留下

来）。’”［１１］１４７墨尔本之行归来的玛丽不再像以前

一样不假思索地答应丈夫的一切安排和要求，她已

经开始试着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丈夫的某

些行为提出质疑。虽然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玛丽

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也起到了效果，为她争

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最终玛丽的意见被采纳，理

查德决定留在澳大利亚，重操医业。他们搬离之前

的住所，选址重新建造了新的房子。搬入新家后，

理查德首先划定了自己的空间领域，并告诫玛丽没

有允许不能私自进入。

但是此时的玛丽已经不能满足之前被划定的

狭小私人领域，她的目光穿过卧室厨房投射到丈夫

工作的诊疗室。“当家务活做完，孩子们也安顿好

后，她（玛丽）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够像以往一

样，安静的做她的刺绣了……她不自觉的会用力的

听一听有没有来看病的病人的脚步声或者敲门声

……”玛丽甚至开始在头脑中颠覆之前所认同的性

别观念，大胆的进行性别换位思考：“她会情不自禁

的联想到如果自己是个男性，她对此会怎么做。她

会在报纸上刊登她开始行医的消息。她会主动去

和镇里的人们交往认识，让自己为人熟知。”［１１］１６５

思想上的越界促进了她行动上的改变。她开始主

动结交朋友，扩大社交范围，逾越家庭／工作，私人

领域／公共领域的界限。在与格雷丁夫妇的交往过

程中，使玛丽看到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给女性造成

的伤害和困扰，也学会了辩证地看待在父权制下所

受的教育。格雷丁夫人最终因为无法忍受被丈夫

控制压抑的悲惨生活与亨利发生了婚外情。而当

玛丽得知这一情况时，她并没有立即给格雷丁夫人

贴上罪恶的标签而是结合实际，进行了客观的思考

和判断：“她从书中得知，这种事情确实时有发生，

但是现实中似乎与书中非常的不同，甚至相差很远

……因为书中出轨的女性都被当作坏女人，然而，

现实中的格雷丁夫人确实不应该承受那么严厉的

批评。”［１１］１８３由此可见，玛丽的自我意识是随着她

在公共领域中的历练一步步走向完善的，在历练的

过程中她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摒弃陈旧错误的思

想观念，确立新的正确的价值观。倘若永久蜗居在

社会所设定的私人领域中，玛丽的成长成熟只能成

为天方夜谭。

　　四　获得独立空间，自我意识完善

在《幸福的澳大利亚》的最后一部分，理查德股

票赚钱，重新建了一所房子。搬往新住所后，玛丽

拥有了一间可以容得下三个客人的房间。这个房

间完全是由玛丽来支配的，是属于她的独立的空

间。获得独立空间的玛丽此时也已经具备了完整

的自我意识，对所遭受的不平待遇能够公然提出反

抗。首先她向丈夫表示自己已经是个独立的成年

人，拒绝丈夫仍然把自己当作小孩子看待。当丈夫

反对她把名字由原来的波莉改为玛丽时，她反问

到：“你不觉得波莉听起来太幼稚了么，我现在已经

二十四岁了。”［１１］２３８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耳特

说过：“废弃名称和自我命名的行为是确立文化身

份和申张自我的必要手段。［１２］玛丽的自我命名行

为标志着她在此时已经具备完整的自我意识，她要

求丈夫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相待。当

丈夫因为朋友普尔迪对玛丽的冒犯而大发雷霆时，

玛丽说到：“我必须说，理查德，在这整个事件中我

认为你一点都没有考虑我的感受…事情是发生在

我身上的，不是你，我觉得你至少应该表示一点关

心。”［１１］２８５玛丽已经可以义正言辞地要求丈夫考虑

自己的感受。起初对丈夫提出质疑时，玛丽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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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急的通红”“握紧双手鼓足勇气”“声音低低地

问到”，而此时的玛丽“语气中充满怀疑”“愤愤不

平的问到”。她毫不避讳地对丈夫说：“我不像你想

得那么愚蠢，我有自己的想法”。［１１］２８６当理查德无

视所有人的劝导，固执地决定要回英国时，玛丽同

样大声地反抗丈夫的霸权：“你丝毫没有征询我的

意见，理查德？”“这样太不公平。这里不只是你的

家，也是我的家”［１１］３２３在小说的最后，自我意识已

然完善的玛丽要求平等的声音四处回响着，却未得

到应有的回应。因为１９世纪无论是英国还是澳大

利亚，都是男性主导的世界。女性毫无政治经济社

会地位可言，男性总是充当发号施令的角色，而女

性仅仅是命令的被动执行者。所以玛丽最终只能

违背自己内心的意愿，抛开亲人朋友，离开她一直

视为家园的澳大利亚。

《幸福的澳大利亚》发表于１９１７年，正值女性

主义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中最著名的领导人沃

斯通克拉夫特 （ＭａｒｙＷｏｌｌｓｔｏｎｅｃｒａｆｔ）提出两性充分

平等的要求，包括两性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

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而

女性要获得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首先要具备的

就是完整的自我意识，女性必须学会独立自主。沃

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为女权辩护》一书中激情澎

湃地说到：“我久已认为，独立乃是人生的最大幸

福，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即使我生活在一片不毛之

地，我也要减低我的需求以取得独立。”［１３］而在理

查森看来，女性要获得独立自我意识首先必须打破

公／私领域的二分界限，走出将女性他者化的私人

领域，勇敢步入公共领域，重新认识自我。理查森

对此亦是身体力行。她选择写作作为她对抗这个

男女不平等世界的武器，她的作品多表现女性特有

的经历和经验、女性的疾苦和命运以及女性意识的

觉醒。写作的成功更是她进入公共领域的标志。

此外，她还于１９１６年亲自参加妇女权利运动，为女

性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权利，进入公共领

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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